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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形象以最为直接和最具普遍认同感的视觉形式进行传播，其视觉符号是城市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视觉 

载体，构成了城市视觉管理的物资媒介。以城市形象设计和城市管理理论为基点，从城市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出发， 

提出视觉文化现象是城市管理向视觉管理转型的基本动因；从精神表征化与管理可视化角度，探讨城市形象视觉 

管理的潜能与可行性；从城市形象视觉管理形式角度，提出意象规范的隐形管理功能和形象规范的显性管理功能 

构成了规范化管理形式，以及形象战略定位差异与视觉识别差异所形成的独特的差异化管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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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需要一种形式来体现力量，一个城市也 

需要一种形式来体现精神。城市形象恰恰就是这样一 

种体现城市精神的独特视觉形式，成为一座城市发展 

不可或缺的重要资产，也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 

战略。城市形象是人们脑海中所形成的对一个城市的 

综合认知印象，也是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群体 

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要素，作用于社会公众而产 

生的一种心理意象。城市形象战略设立的初衷是出于 

营销城市的目的来打造城市品牌，并非出自于城市管 

理的需求，但目前无论是在战略规划阶段，还是在实 

施过程中，城市形象对城市的管理功能已逐步显现出 

来，并形成了城市形象视觉管理这种全新的管理理念 

和独特的管理形式。 

一、城市视觉管理的动因 

时代在变化，城市在变化，管理的形式也在变化。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马丁·海德格尔就曾预言读图 

时代的来临，甚至极端地认为现代世界的本质正演变 

为图像 [1] 。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视觉化成为 21世纪不 

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并由物质领域向非物质领域急速 

膨胀，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 

思维定式，构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视觉文化现象。 

城市形象在 21世纪的今天， 已不仅被看作一个城 

市发展战略，还被看作一种现代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 

管理形式。伴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城市视觉管理的 

形式和内涵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城市形象视觉管理则 

是以视觉可触及的感知样式为呈现形态，将抽象的、 

非物质性的城市精神与价值观物化为可视的视觉形 

态，以视觉符号的形式直观地传达于受众，实现其管 

理职能。 
(一) 城市精神的表征化 

城市精神是维系城市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城市发 

展的最高哲学。 正如日本学者小川和佑所言： “一座美 

好的城市什么都可以缺少，唯独不能缺少精神。 ” [2] 

城市精神犹如一座丰碑，唤醒公众的主体意识，强化 

城市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并且以此为基础构成了城市 

形象系统的核心动力与基本出发点。 

城市发展的价值取向构成了城市的精神内核。基 

于价值主体的差异性与价值自身的多样性，价值观可 

以划分为核心价值观和一般价值观。 城市核心价值观， 

是一种社会制度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原则，表现 

为城市的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城市发展的价值 

目标。城市的核心价值观的形式基于城市群体对城市 

发展的精神理念的认同性，以及对城市主体存在的意 

义以及重要性的总体认同。一般价值观是社会意识形 

态在各个领域与群体的细化， 是价值尺度和价值准则， 

表现为城市群体判断事物价值的评价标准和行为准 

则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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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核心价值观在价值观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 

统率和支配一般价值观，构成了城市的精神世界，贯 

穿于城市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方方面面，体现在城 

市的法规与制度之中，具有整合社会意识、统摄发展 

观念、凝聚城市力量、引领城市行为等多重管理潜能。 

著名美国城市学家伊利尔·沙里宁曾说过： “让我 

看看你的城市，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 

求什么。 ” 也就是说城市精神可以通过物化的形态表征 

出来，并成为文化认同与识别的视觉符号。城市标志 

本质上是城市精神的物化形态，也是城市核心价值观 

的表征符号。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来看，被表征的城市 

视觉符号，较之于其他感觉器官与感受对象构成的关 

系更为接近事物的实体形态。这主要源于视觉形式较 

之于其他的感官更为着重对事物的再现性， 也就是说， 

视觉形式所揭示的事物大多都是二元以上的结构，具 

有极强的可见性特征。而这种再现功能所造就的可见 

世界是最符合认知主体的需求， 可以快速地形成认知、 

识别与记忆。 

具体而言，非物质的城市精神，通过物化转变为 

具有普遍认同感的视觉符号，实现物质性价值转化。 

以香港区徽为例(见图 1)：紫金花是香港的市花，代表 

香港，镶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红色底面上，花中 

的五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五星相呼应，象征 

香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红白双色寓意香港 

实行的一国两制政策，该视觉形式恰如其分地表达出 

了香港一国两制的政体特征。后来，为了唤醒香港的 

活力，重新确立香港在亚洲乃至国际社会的地位，香 

港又推出了以“飞龙”为首的城市标志(见图 2)，从城 

市发展宏观战略的高度对城市发展进行了定位。 “飞 

龙”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寓意香港与祖国同根同源的 

血脉相承关系。吉祥的色彩寓意香港是一个充满生机 

图 1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徽 

图 2  香港飞龙视觉识别符号 

与活力的多元化都市。 “飞龙” 城市形象生动地阐释了 

香港城市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念，极大地推动了香港的 

形象建设与城市发展。 

总而言之，城市精神可以通过表征的方式，转换 

为被管理者可以感知的视觉形式。 城市精神的表征化， 

打破了地域文化与语言上的限制，具有高度的识别性 

和非强制性管理特征。 
(二) 城市管理的可视化 

本质上，城市群体所有的行为依据都源于自身的 

价值观念。伴随着可视化领域的拓展，城市可视化已 

成为了不争的事实， 这不仅意味着城市精神的可视化， 

价值体系的表征化，也意味着城市管理向城市视觉管 

理的转化。 

视觉管理是将管理形式通过视觉媒介的方式呈 

现，通过一些具有特定指意的图形符号、色彩、文字 

等视觉元素以及它们的组合为载体，采用视觉控制、 

警示等手段快捷地传达管理信息并实现管理目标。城 

市视觉管理改变了传统的管理形式，属于一种间接约 

束型的城市管理形态，主要以非强制性手段作用于被 

管理群体，通过影响被管理者的心理意识从而实现管 

理目标。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言： 

“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景象， 

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 ” [4] 城市形象 

视觉管理通过唤醒城市群体的主体意识，在实现城市 

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中，对城市群 

体行为有着不容忽视的引导和约束的管理作用。 

追本溯源， 早在 20世纪初，人们就开始尝试用视 

觉的形式对企业进行管理。 美国管理学家斯图尔特· 里 

弗(Stewart Liff)和帕米拉·波西(Pamela APosey)在《眼 

见为凭》 (Seeing is Believing)一书中直接引入了视觉管 

理的概念，并且指出视觉管理方式必将取代传统的管 

理模式。企业视觉管理是建立在企业形象理论基础之 

上的， 通过视觉识别系统对企业行为进行了规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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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GE)就曾将企业形象理论应用于 

企业内部管理。企业视觉识别系统的视觉管理功能， 

也为城市视觉管理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20 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城市形象战略的提出， 

日本东京和韩国的一些城市在引入城市形象系统的同 

时，尝试通过视觉识别系统对城市进行视觉管理。随 

着研究的深入，城市形象已经逐渐由一个单纯的管理 

目标转化为现代管理的重要基本形式，并且在视觉理 

论的影响之下，实现了城市视觉管理组织化、系统化 

和规范化。 正如我国著名心理学教授张耀翔教授所言： 

“视觉在人类的一切感觉中是最有势力的……视觉活 

动的范围不可限量。 ” [5] 美国联邦交通部早在  1974 年 

就委托美国平面设计学院设计了《美国交通图标体 

系》，随后又制定了《国家公共标志设计原则与图形全 

集》，率先建立了视觉管理标准，对交通视觉管理要素 

进行规范。类似的还有美国农业部制定的视觉管理系 

统、联邦公路管理局制定的视觉影响指南，以及英国 

伦敦的地铁导向系统和日本地铁标识系统等。在这些 

系统的视觉设计中，视觉管理的功能与优势被逐步显 

现出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认可，并且广泛 

地应用于城市管理当中。例如法国巴黎城市的视觉管 

理就非常普及，并形成了规范的视觉管理系统，对城 

市的群体与个体行为进行规范(见图 3)。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 3  法国的城市视觉管理 

综上所述，城市视觉管理拓展了管理的领域，增 

强了管理活动的客观性、规律性、互动性，极大提高 

了管理效率。不同于一般的管理，视觉管理以显性的 

视觉形式，作用于城市群体的观念、情感、信仰与价 

值体系等，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意识，潜移默化地实 

现管理目标。另外，由于城市形象视觉管理是一种非 

强制性的管理方式，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处于平等 

地位，更容易被被管理者接受。 

二、规范化视觉管理 

美国著名城市学家 R.E.帕克将城市定义为由各种 

礼仪、风俗与传统共同构成的整体，属于一种心理状 

态 [6] 。也就是说城市绝非单纯的人工建筑，而是以城 

市核心价值观为框架的人类属性的产物。对城市形象 

视觉管理而言，则要站在城市形象战略的高度统筹全 

局，对城市进行规范化、系统化视觉管理。规范化视 

觉管理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通过建章立制来规范城市 

视觉管理行为；二是指从视觉管理的整体出发，对视 

觉管理系统要素进行规范，形成统一的视觉形象，并 

通过视觉规范实现系统化管理 [7] 。只有进行规范化视 

觉管理，才能统一意志形成合力。规范化视觉管理包 

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 意象规范 

“意象”一词源自心理学，用以表述人与环境间 

的一种组织关系，是一种由体验而认识外部现实的心 

智过程，意象的本质是将想法、精神、理念转化为意 

念形式的形象。从城市形象角度来看，意象是城市群 

体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心物形态。 “意象”表面上好像与 

物质属性的视觉形象没有直接的联系，实质上却与纯 

粹的视觉形式纠结在一起，这是由于人的大脑机制的 

感知模式是情景式的，那么观念意识在人的头脑中是 

以一种意象图式的方式存在。城市的精神凝练为非物 

质的意象形态，影响着人们或善或恶的价值判断和行 

为方式，并以准视觉的形式被外界所感知 [8] 。因此， 

城市意象必然作用于城市群体的主体意识，影响其对 

城市形象的认知。 

意象规范在城市视觉管理中指的是一种观念形态 

的规范。意象的教化作用最早可以追溯到舜帝时代， 

据《尚书·舜典》记载，舜帝曰： “夔！命汝典乐，教 

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 

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 

神人以和。 ”显然， 舜帝已关注到了音乐与诗的教化功 

能，以情感与意念作为伦理规范的一种手段，以便达 

到“神人以和”的境界。无独有偶，与音乐同源的视 

觉艺术的教化作用更为显著。据史书记载，商朝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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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宰相伊尹画九主形象，来劝戒商王成汤使之成为一 

代明君。孔子更是直接指出绘画对人的心理有着喻褒 

贬、别善恶的教化作用。 

意象的群体教化功能， 是通过认知、认同的方式， 

促进社会认同的伦理价值体系的形成。意向的个体教 

化就是要把真善美的价值体系根植于个体的人心之中, 
通过个体素养的提升和境界升华，表现为一种积极向 

上的行为方式。意象教化显示出非凡的归融性和柔性 

管理功能,使人们的心灵情感与社会人伦秩序相互融 

合,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成正能量的城市 

精神世界。 城市视觉管理正是通过意象这个中介物， 

将城市精神内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 形象规范 

如果说规范化管理的非物质层面是城市意象规 

范，那么物质层面就是指形象规范。城市形象是城市 

精神的有机肌体，是对城市精神的视觉拓展和视觉诠 

释。形象规范主要指的是对视觉管理的视觉要素和视 

觉形式进行规范。 

视觉要素规范就是对视觉符号系统进行规范。《庄 

子·物外》有言：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 

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 

言。 ” [9] 也就是说，任何语言或符号，无论它的结构形 

式如何，其本质必然是信息的载体，其首要的价值在 

于它所指的意义。因此对规范化视觉管理而言，构建 

起规范化的视觉符号系统是规范化视觉管理的首要 

任务。

首先，视觉符号是管理信息的载体，是可以感知 

的直观形象。虽说视觉符号由于所作用的领域不同， 

形成了种类繁多、形态复杂的局面，但是依据符号性 

质，可将其分为注重功能传达的指示型符号和注重语 

义传达的象征性符号。 

指示性视觉符号具有刚性管理的特征与法规紧密 

相连，直观视觉符号表面就可直接获取管理信息。如 

交通路标、 操作指令等。 通过视觉规范形成造型简洁、 

视觉冲击力强、直观、易记的符号系统。正如传播学 

者保罗·M·莱斯特所说： “图形形式使得视觉信息的 

产生、表达和接受都更加便捷，它将不同类型的视觉 

材料以及视觉形象的创造者和接受者都联结在了一 

起，受其视觉信息影响的人数之巨大，在大众传播领 

域可谓史无前例。 ” [10] 

象征性符号与自身所指对象之间不存在必定的联 

系，之所以能够与所指对象产生关联是源于日积月累 

的视觉经验。我们的祖先就常常借助于特定的视觉符 

号来表达一些抽象的东西，如蝙蝠、松鹤、麒麟等来 

表达对于生活的美好祝愿，借助于寒梅、劲松、秋菊 

等视觉符号来隐喻高贵的品质。究其本质，这些视觉 

符号之所以能够表达诸多的含义，并非是因为其视觉 

符号本身与这些词语有所关联，而是在生活体验中， 

哲学物象逐渐被赋予了各种美好的象征，演化为约定 

俗成的概念。在城市形象视觉管理中，象征性视觉符 

号特别适合于传达城市精神和象征性旨意，成为城市 

文化的指代符号。但是， 由于地域文化与风俗的差异， 

使得相同的视觉符号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解读。 

其次，视觉形式作为视觉形象的基本存在方式与 

组织原则，在视觉管理中特指视觉识别系统要素之间 

的结构关系。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指出：关系 

一词是形式中特有的概念， 关系也是一个模糊的语辞， 

在哲学上它表示思想确定的联系， 或表示某种间接的、 

纯粹理智的甚至是逻辑的东西，其核心是事物之间的 

相互影响。因此，城市形象视觉管理的形式规范，实 

际是指视觉要素按照某种规律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形 

成一种和谐、统一、呼应的逻辑联系 [11] 。正如德国艺 

术家希尔德·勃兰特所言，任何一个独立的元素都只 

有处于和其他元素的某种相关联系之中，才具有自身 

的意义，这也是视觉形式的本质特征。 通过形式规范， 

实现改善系统结构、功能与组织关系， 激发系统机能， 

实现最小耗散与最高效率的最优性组合。 

以杭州城市信息系统为例，就是通过规范所有的 

视觉要素和空间形态， 形成了同一的视觉识别形式(见 

图 4)。规范化的视觉形式反复地出现，强化了城市形 

象的视觉记忆和体验，不但规范了城市行为，也规范 

了视觉管理语义的识别特征。 

图 4  规范化的杭州城市视觉识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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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规范化视觉管理就是将一切要素以既 

定的形式构成逻辑上的管理体，形成部分与部分、部 

分与整体之间构成一种内在的呼应、反衬、交融和渗 

透关系，实现城市视觉管理的整体优化。也正是这种 

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赋予其视觉管理的系统性和同一 

性。规范化视觉管理既要把握好各个因素之间的层次 

与结构关系，也要把握好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差异性 

与秩序性。 

三、差异化视觉管理 

从视觉识别角度上讲，可以说城市形象的本质就 

是差异化，那么城市视觉管理也必然体现出城市形象 

的差异特征。换而言之，城市形象的差异化也是城市 

个性的集中表现，一般可以从定位差异与识别差异两 

个方面来解读城市形象的差异化管理。 
(一) 定位差异 

凯文·林奇曾说： “能够使人区别的地方与地方的 

差异，能够唤起人们对一个地方的记忆，这个地方可 

以是生动的、独特的、至少是有特别之处，有特点 

的。 ” [12] 可见差异化是城市认知与记忆的基础。城市 

形象视觉管理的定位差异可具体划分为文化差异、地 

域差异和战略差异等方面。 

首先，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在不同时期的思想、 

历史与民族发展的集合，是城市的本源与血脉，不但 

深刻影响着城市发展，也影响着城市的管理方式 [13] 。 

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 “母体” ，不仅是城市感知与认 

同的基础，更是城市之间相互区别的最重要元素。文 

化的差异性体现为城市文化的独特性与不可复制性。 

不同的文化形态的定位， 决定着城市不同的文化导向， 

也决定着不同的城市视觉管理模式。 

其次，由于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导致了城市在 

自然条件与地貌特征上的差异，并最终影响到城市的 

发展。因此，地域差异也是城市视觉管理需要考量的 

一个重要因素。以摩洛哥的阿尔迪加为例：特殊的地 

理位置，造就了这座城市面朝广阔的大西洋，背依苏 

斯平原，南临撒哈拉大沙漠特殊的地域特征，成为了 

气候温和、风景秀丽、举世闻名的避寒胜地。因此， 

在阿尔迪加的城市视觉形象设定中，充分融入地域特 

征(见图 5)：碧蓝的线条即是水波也象征着山峦，标志 

中心的黄点则代表太阳，突出了阿尔迪加是一个避寒 

的胜地。城市名称同时用了阿拉伯文、柏尔文和英语 

三种语言构成，体现出阿尔迪加热情好客的个性和这 

所城市面向国际的姿态。 

最后，城市的战略规划对城市的未来发展有着决 

定性的意义，战略差异也是一个城市最显性的认知差 

异。战略定位的差异，无疑导致了城市价值体系的差 

异，即形成了视觉管理重心和目标的差异，也形成了 

视觉形式上的差异。战略差异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 

既是城市的发展目标，也是城市管理目标。城市战略 

建构起与其相适应的城市精神与价值体系，是城市的 

一种思想智识活动。 

差异化视觉管理，是以城市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传 

承为基础，以城市的某一特色或者功能为主体，以鲜 

明的个性视觉形象张扬着城市的特色。城市的多维性 

与复杂性，决定了差异化视觉管理既要形象突出，又 

要统筹兼顾。以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城市纽约为例：纽 

约既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又是一个移民城市，文化的 

包容性成为了纽约重要的文化特征。在核心形象设定 

上，以公众认同感很强的“我爱纽约”(I  LOVE  NY) 
标语性口号为视觉形象设定依据，右上角的红心在增 

加视觉记忆点的同时，也象征着这座城市的凝聚力与 

包容性，极具感染力与视觉冲击力。城市视觉符号一 

经发布，如同一只强心剂，极大地唤醒了人们对这座 

城市的归属感与责任感，成为了承载纽约精神文化的 

视觉符号，深受大家喜爱。除此之外，美国迪斯尼所 

在地奥兰多、树城博伊西等城市也都依据自己的文化 

与地域特色，在城市形象视觉管理中最大限度地体现 

城市的差异特征(见图 6)。 
(二) 识别差异 

识别差异即是指城市精神的识别差异，也是指城 

市定位的识别差异，更是指视觉符号在形式与造型上 

的差异。识别差异与定位差异本来就密不可分，城市 

图 5  差异化的阿尔迪加城市视觉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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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 6­1  纽约城市视觉形象系统 图 6­2  奥兰多城市视觉形象系统 

定位的差异必然是以视觉识别符号的差异显现出来。 

识别差异不仅来自于视觉图式本身，也来自于视觉元 

素之间的组织结构关系之上，构成了形式与造型上的 

差异。

首先，形式差异是指视觉符号系统在视觉式样和 

整体面貌上的差异，具体表现为其视觉元素的形状、 

构成规律及结构上存在的差异。城市形象管理视觉元 

素之间的组织形式，构成了视觉管理的结构语义，这 

种结构不仅指代城市形象的物理结构，也指代城市群 

体在认知城市形象过程中的思维结构。 

视觉符号的形式结构构成了或均衡、或疏密有序 

的视觉节奏与韵律，形成了极具可读性的视觉管理信 

息结构。这种视觉形式结构，在体现自身的形式结构 

美的同时，也传达出了不同的形式结构语义。例如， 

德国汉诺威 2000 年世博会主题视觉形象(见图 7)，虽 

然并不是一个以管理为主体的视觉设计，却是一个可 

以适应不同功能需求，调整色彩与结构形式，以动态 

的视觉形式体现出了管理的逻辑结构和层次。被公认 

为是一个满足视觉形式与技术手段的需求变化、极富 

动感会呼吸的视觉符号形式。 

其次，造型差异是指城市形象视觉管理在视觉图 

式上所呈现出的差异。依据生理与心理学原理，无论 

视觉管理系统所处的空间与位置如何，人的视觉识别 

最初关注的是从对视觉元素形状的辨别与认知开始 

的。因此，即便是视觉符号脱离了符号所指的深层语 

义，其视觉符号能指本身也能承载一定的管理符号的 

明示义。造型差异造就了视觉符号的鲜明个性和强烈 

的视觉冲击力，更易于引起视觉的感官刺激，能在瞬 

间引起注意。例如悉尼的核心形象就是以极点图的结 

构，构成了一个即可向外扩散，又可以向内集中的视 

图 7  汉诺威世博会视觉形象 

觉图式，犹如是一种声音或意念的传播，象征了悉尼 

城市的凝聚力与辐射力(见图 8)。 

差异化管理既要强调宏观上的整体统一，又要把 

握微观上的灵活机动。通过差异管理来打破城市管理 

的同质化，形成即统一又有区别的视觉管理系统。 

视觉管理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模式，成为衡 

量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作为城市核心价 

值观的物化形态，城市形象以最具城市凝聚力的视觉 

符号，对城市群体的心理与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城市形象视觉管理即是城市形象塑造的重要途径，也 

是城市视觉管理的重要手段。城市精神通过形象物化 

为可视的视觉形态，构成了城市管理向视觉管理转型 

的物质基础，构成了城市视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城市形象视觉管理通过规范化管理形式，显现出意象 

规范的隐形管理功能和形象规范的显性管理功能，有 

效地改善了城市视觉管理的系统结构、功能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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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悉尼城市视觉形象 

激发系统的整体效应；通过差异化凸显城市的本体特 

色和独特的视觉文化特征，实现了优化管理的功效与 

职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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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ty  Image can be spread widely  by  the visual  form, which is  the visual carrier of  the spirit and core 
values  of  the  city  and  the media  of  the Urban Vision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esign  and management, 
starting from the city spirit and core values,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visual culture phenomenon is the basic factor of 
city management transforming to urban visual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d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and 
management of visualiz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and feasibility of the city image management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y  visual management,  it  suggests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which  includes  invisible  image 
management  and  dominant  management,  and  the  unique  form  of  differentiation  management  consisting  of  the 
difference form of city image strategy and visu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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